
你有没有亲⾝遇到过灵异事

件？

我去世的⺟亲给我托梦说，她给我留了个孩⼦，就在她的墓碑

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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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坟头捡到⼀个孩⼦。

他看起来应该只有⼀两岁，扶着⾼⼤的墓碑站在坟前，⼩⼩的

⼿掌正摁在墓碑上的「先妣」⼆字中间。

夜⻛满⼭盘旋，像⼀只游移的⼿，在四处茂盛的枝叶中摩挲出

沙沙的声⾳。这声⾳忽远忽近，我搓了搓⼿，裹紧了⾝上的⼤

⾐。

墓碑前的孩⼦站得很稳。他看了我和宋承⼭⼀眼，⼜转过头

去，盯着不远处的草丛，「咯咯」地笑了起来。

⼀岁多的孩⼦，在夜晚被遗弃在坟地。连成年⼈都觉得⼭上寒

冷，他却不哭不闹。

这不正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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⾝旁的宋承⼭拽着我后退了⼀步。

我挣脱他的⼿，⼩⼼翼翼地⾛向墓碑，弯下腰向孩⼦伸出双

⼿，做出⼀个拥抱的姿势，「来，过来，到我这⼉来——」

孩⼦松开扶着墓碑的⼩⼿，仍旧看着草丛。

⼜⼀阵冷⻛吹过，宋承⼭从⾝后⾛过来，再次拽住我，「欣然

你听我说——」

他的话被拍⼿声打断了，⼩孩⼦站在坟头，举起两只⼿欢快地

拍巴掌，⼝⻮不清地笑着喊道:「咯咯……藏……妈妈……藏……」

藏？捉迷藏吗？

他⼀直注视着那个草丛，拍⼿重复这句话。孩童稚嫩的嬉笑和

拍⼿声在⼭间回荡，诡异极了，我能感到宋承⼭在发抖。

但我不怕，再奇怪些⼜怎样？他毕竟是个孩⼦，只要他是孩

⼦，我就爱他。

「妈妈……妈妈……藏……」

草丛⾥传出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，听起来是有什么东西快要钻

出来了。

我⼜向前⾛了⼏步，张开怀抱柔声哄劝，「来，好孩⼦，到妈

妈这⼉来——」

「赵欣然！」宋承⼭发出⼀声压抑的怒吼。



我没理他，只是殷切地望着那个孩⼦。他终于摇摇晃晃地⾛过

来了，⼀头扑进我的怀⾥，向我叫道:「妈妈！」

「呜——」⼀只瘦⼩的⿊猫从这孩⼦⼀直注视的草丛中钻出来，

⼜再次钻进草丛，眨眼间不⻅了踪影。

「妈妈！妈妈！」孩⼦在我怀⾥咯咯笑了起来。

我不顾宋承⼭阴沉的脸⾊，要把孩⼦抱上⻋。

关⻋⻔时，我⼜⼀次看向那⽚草丛。草叶摇晃起来，好像钻出

⼀个模糊的⼈影——⻓发，⿊⾐，抱着⿊猫。

还没看清，⻋⼦就起步了。宋承⼭急于离开这⾥，开得很快，

我连忙抱稳怀中的孩⼦。

⿊猫⻩绿⾊的眼睛像两盏灯在⻋窗外擦过，映照着那个⻓发的

⼈影。

她似乎是在向我挥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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⻋⾥的⽓氛很压抑。我抱着孩⼦坐在后排，宋承⼭⼀⾔不发地

开着⻋。

从我执意要带孩⼦下⼭开始，他就是这副强忍着怒⽓的样⼦。

我⼆⼗⼆岁嫁给他，到今年三⼗四岁，他很少和我发⽕。但今

天⼀开始上⼭时他的⼼情就不好，现在明显更⽣⽓了。



我谨慎地从⻋内后视镜中观察着他的表情，怕他会在孩⼦⾯前

把情绪突然爆发出来。

发丝上传来的牵拉感吸引了我的注意⼒，我⼀低头，就看⻅怀

⾥的孩⼦正拽着我的⼀缕头发。

我握住他攥紧的⼩拳头，⼼⾥涌上⼀⽚柔情，哼唱着哄他，

「⼩宝⻉啊快睡，外⾯天⿊⼜⻛吹——」

「别唱了！」宋承⼭的怒吼炸雷⼀样在⻋⾥响起。

孩⼦像是吓住了，⼤哭起来。我急得拍抚着他的后背，不停哄

劝。

在尖利的哭声中，宋承⼭⼀脚踩下刹⻋，⼤喊道:「赵欣然你看

清楚，这孩⼦穿的是寿⾐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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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孩⼦⼀直被我抱在怀⾥，我当然看得很清楚。

他穿着蓝⾊的⼩褂和裤⼦，上⾯⽤银线绣着⼀些类似纸钱的图

样，脚上还穿着⼀双寿鞋。

是下葬的样⼦。

「承⼭，你知道吗？」我拍抚着孩⼦，「夭折的⼩孩⼦是不⽤

穿寿⾐的。」



「所以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」宋承⼭此刻呼吸急促，眼⾥⼜

是恐慌⼜是愤怒，我从未⻅他这样⽣⽓。

我伸⼿去握他的⼿，「所以他这⾝⾐服是我妈给穿上的，妈那

边可能只有寿⾐。」

宋承⼭猛地缩回了⼿躲开我，他警惕地注视着我，像是在看⼀

个疯⼦。

孩⼦的哭声渐渐停下，他真的很乖，⼩脸在我怀⾥蹭来蹭去，

快要睡着了。

他注定就是我的孩⼦，我得说服我的丈夫，留下他。

「你还记得咱们为什么这么晚上⼭来看妈吗？」我看着宋承

⼭，试图提醒他这⼀切都是上天注定。

宋承⼭皱着眉头回想，「你是说你做的那个梦？」

我抱紧孩⼦，「对呀！我这⼏天⼀直做梦，梦⻅我妈说她⼼疼

我这些年受的罪，让我不⽤再准备去做试管了。晚上来坟地看

她，她给我⼀个孩⼦。」

「我知道你想要孩⼦。」宋承⼭的眉头越皱越紧，「……但是这

事⼉也太邪⻔了。」

我强拉着他的⼿，摁到孩⼦的⼩⼿上，「你摸摸，是不是热乎

乎的！你再摸摸这孩⼦的⼼跳！这是个活⽣⽣的健康的孩⼦！

这可是我亲妈给的，我妈还能害我吗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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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承⼭的⼿被我拽着，刚碰着这孩⼦的⽪肤，就像摸到⾍⼦⼀

样挣开了。

他看了看孩⼦的睡颜，犹豫⽚刻，⼜⾃⼰伸⼿摸了⼀下，对我

说:「可能是被他⽗⺟扔了，你也别说得那么邪乎，咱们先把他

送到警局看看再说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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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局当然没能找到这孩⼦的⽗⺟。

如果他是我妈送来给我的，怎么可能会有⽗⺟呢？如果他是被

⽗⺟遗弃的，那就更不要指望有⼈会认领他了。

那么多被抛弃的孩⼦，被扔在福利院⻔⼝，扔在医院，扔在⼩

巷⼦⾥，或者半送半卖的送养给其他⼈。从来没⼈会认领他

们。

我还是逼迫宋承⼭和我去办了领养⼿续，把孩⼦抱回了家。

因为他的来历太神奇，我想给他起名叫宋奇遇，想了想觉得不

好听，调换⼀下叫宋遇奇。

为了他，我不惜和宋承⼭⼤吵⼀架。

宋承⼭在客厅愤怒地来回⾛动，对我怒吼着:「咱们还可以⾃⼰

⽣！实在不⾏就去福利院领养！为什么要养这么个来历不明的

孩⼦！」



但我坚持要收养他，这是我嫁给宋承⼭⼗⼆年来第⼀次这么坚

持⼀件事。

这个孩⼦是我死去的⺟亲送给我的，最起码，他和我的⺟亲是

有缘分的。

⽽且，他好像天⽣就该是我的孩⼦。

⼀开始，我以为他叫我妈妈是⼩孩⼦随⼝叫的。到了警局才发

现，他从不会这样称呼⼥警们，只有⻅到我，才会亲近地叫妈

妈。连警察们都对此啧啧称奇。

抱回他的那天，在场所有⼈都笑容满⾯，只有宋承⼭脸⾊阴

沉。

我想了想，对宋承⼭说:「你要好好对待遇奇，做个好爸爸。如

果你能做到，我就同意卖掉我妈留给我的那套房⼦，把钱给你

做⽣意。」

「欣然，你确定吗？」宋承⼭的脸⾊由阴转晴，半信半疑地问

我，「你不是⼀直不想卖那套房⼦吗？」

「我不想卖房是因为那是我妈留给我的，但现在这个孩⼦也是

她给我的。」我斩钉截铁地向他承诺，「只要咱们⼀家三⼝能

好好的，等遇奇在咱家待满半年，我就卖房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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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肯卖掉那套房⼦的原因很复杂。



⺟亲是在那房⼦⾥去世的，留着房⼦，我总觉得还可以感受到

她⽣前的⽓息。

再说，那毕竟是套⼆⼿房了，如果卖家打听到曾有⼈在房⼦去

世，也许会借此压价。

这是我能告诉宋承⼭的两个理由。

不能告诉他的理由，就是我其实并不⽀持他投资的打算。

我早就过了盲⽬崇拜丈夫的年纪了，他只是⼀个普普通通的⾼

中⽼师，我不觉得他有能⼒在商业上取得什么成就。

⽽且我⾮常不喜欢那个怂恿他投资的朋友。那个⼈为⼈油滑，

总是约宋承⼭出去⼤吃⼤喝。

宋承⼭今年只有三⼗九岁，就得了⾼⾎压和冠⼼病，我觉得这

和他频繁的酒局脱不了关系。

但不管怎样，我不常拒绝宋承⼭的任何要求，因我有愧于他。

嫁给他⼗⼆年，我还是没能给他⽣下⼀个孩⼦。

他的⽗⺟直到去世，都没能抱上孙辈。但他们为⼈和善，在世

时从没有逼迫他和我离婚。

所以我尽⼒做个好妻⼦。如果没有这个意外到来的孩⼦，我早

就松⼝同意卖房了。



现在我不得不留下这个房⼦⽤来做筹码，让宋承⼭接受遇奇，

这可以算作⼀种胁迫。

也许这破坏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也许宋承⼭会很⽣⽓。但这些

问题和拥有⼀个属于⾃⼰的孩⼦相⽐，都没有那么重要。

原来我也可以是⼀个⾃私的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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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遇奇这个坟头上捡来的孩⼦，得到了新的名字和新的⽗

⺟，似乎要在我们家永久地⽣活下去了。

我兴⾼采烈地为他准备了⼉童床，婴⼉⻋，和各种各样的⼩⾐

服。

遇奇的到来，让我⼼中满溢着做⺟亲的柔情，他的表现也满⾜

了我的渴望。

他常常⽬不转睛地凝视着我，⼀声接⼀声地叫我，妈妈，妈

妈，妈妈。

开始的⼏天，宋承⼭仍觉得遇奇的来历邪⻔⼉，不怎么接近

他。

时间⻓了，他也会在我抱着孩⼦玩耍时偷瞄两眼。

这样平静的⽇⼦只过了半个多⽉，家⾥就发⽣了⼀件怪事。



星期五晚上，我和宋承⼭吃过晚饭，各⾃玩了⼀会⼉⼿机，准

备上床睡觉。

我抱起遇奇，正要把他放进⼉童床，他却突然⼤哭起来。

安抚了半天，他的哭声都没有停下，我只能抱着他躺到⼤床

上。

我把他放在我这⼀侧睡，宋承⼭探头看了⼀眼，没有表⽰反

对。

半夜时分，宋承⼭突然发出⼀声惊叫，从床上弹了起来。

我按亮床头灯，只⻅他皱着眉，⽤⼿在另⼀只胳膊上摸索。仔

细⼀看，他的⼿上有⼀道细⻓的⾎痕。

「怎么了？怎么会有⾎？」

「我感觉有东西在扎我。」宋承⼭把⼿举到眼前，狐疑地看着

⼿上的⾎。

「呀！你⾝上有好多⾎点！」我在他⾝上扫视⼀遍，也惊叫起

来。

⼀、⼆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⼋。

宋承⼭的⾝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⼋个⾎点。⼋点鲜红的⾎滴挂

在他的胳膊上，脖颈上，后背上。其中⼀点似乎特别⼤，⾎滴

已经淌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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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⼀幕在黯淡的⻩⾊灯光下，有着说不出的诡异。

宋承⼭呆坐了⼀会⼉，猛地跳下床，掀起被⼦满床翻找起来。

我愣愣地看着，直到他从床单的褶皱中拈起⼀根带⾎的缝⾐

针，⼀条银⾊的细线串在上⾯荡来荡去。

深夜两点，墙上钟表的嗒嗒声在卧室回荡。我和宋承⼭对着⼀

根缝⾐针⾯⾯相觑。

「你今天在床上缝⾐服了吗？」

我沉默着。

就算真的是我把针忘在床上，这根针也不可能在他⾝上扎出⼋

个针孔。

⽽且我很清楚，家⾥的针线筐，没有银线。

在我的沉默中，宋承⼭把⽬光转向了睡在我⾝边的遇奇。

「我也不记得了，我好像是缝了件⾐服。已经两点多了，睡觉

吧。」

我偏了偏⾝体，挡住他的视线。颤抖着从他⼿⾥抢过针来，⼀

把扔到床下。

对峙⽚刻，我们沉默地躺了下去。我没关台灯，宋承⼭也没让

我关。



我在钟表的嗒嗒声中闭上眼睛，脑⼦⾥转着乱七⼋糟的想法，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睡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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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⼆天醒来时，睡眠不⾜和胡思乱想，让我和宋承⼭都显得有

些呆滞恍惚。

我⾛到窗边拉开窗帘，阳光⽴刻洒满了室内。昨夜侵袭全⾝的

阴冷像⼀层薄薄的积雪，被暖热的⽇光晒化。

我正闭着眼微微仰头，让全⾝都接触到阳光的热度，⾝后的宋

承⼭突然低声说了⼀句话。

「不⻅了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我回头去看他。

宋承⼭正弯着腰，在地板上⼀⼨⼀⼨搜寻，他提⾼声⾳回答我:

「那根针不⻅了。」

我和宋承⼭趴在地上，把屋⾥搜了个遍。最后确定那根针是真

的消失了，就像它半夜出现在床上时⼀样莫名其妙。

宋承⼭⾝上那⼋个细⼩的针眼，已经愈合得找不到了。如果不

是床单上残留的⼏丝⾎痕能证明确实有⼀件怪事发⽣在现实

中，这⼀切简直就像是我和宋承⼭做了同⼀个噩梦。

这件事严重影响了家⾥的⽓氛，之后的整整⼀天，我对着宋承

⼭说说笑笑，极⼒想让⽣活恢复正常。他却还是精神不济，时



不时就会发呆。

到了晚上，我在厨房忙碌了两个⼩时，做出⼀桌丰盛的晚餐。

⾃从遇奇来到家⾥，我就不出⻔⼯作了，专⻔在家照顾他，厨

艺提⾼了不少。

⼀家三⼝坐在餐桌前，宋承⼭似乎振作起来，⼀边扒饭⼀边称

赞我的⼿艺。

遇奇坐在我⾝旁，拿着⼩勺有⼀⼝没⼀⼝地吃饭。

相处了半个多⽉，我发现这个孩⼦乖巧安静，⽽且聪明独⽴。

他不⽤⼤⼈喂饭，但好像什么⻝物都不喜欢，⼀直吃得很少，

这让我很操⼼。

我夹起⼀块⻥⾁往遇奇的⼩碗⾥放。他却张开⼿挡住碗，摇着

头说:「妈妈，不是这样的。」

「遇奇，你是不想吃这个吗？」我试图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意

思。

他还是执着地摇头，「不是这样的，是活的。」

「活的？」我放下筷⼦，专⼼和他沟通。「你是说⽣的吗？你

吃过⽣的⻥⽚？」

他不耐烦了，扔下勺⼦，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我，「妈妈，我吃

活的。」



我还想继续猜测他的意思，他却转过头看着宋承⼭，第⼀次开

⼝叫他，「爸爸。」

宋承⼭没有回应他，放下碗钻进房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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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陪着遇奇吃完饭，让他⾃⼰在客厅玩玩具，然后⼩⼼翼翼地

⾛进了房间。

宋承⼭正背对着我坐在床上发呆。我⾛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

他整个⾝体像过电⼀样，剧烈地抖了⼀下。

他看清是我才放松下来，捂住胸⼝深呼吸，我连忙给他端来⼀

杯温⽔。

他慢慢地喝了⼏⼝⽔，开⼝就是⼀句，「赶紧把这孩⼦送

⾛！」

「不⾏。」我在宋承⼭⾝边坐下，「承⼭，我不同意。咱们当

初已经说好了的。」

他重重地把⽔杯顿在床头柜上，怒道:「赵欣然，我看你是想孩

⼦想疯了！昨晚的事⼉还不够邪⻔⼉嘛！你还要把这东西留在

咱家？！」

我也⽕了，「什么叫这东西啊！这就是个好好的⼩孩⼦。我养

他这么久了，他管我叫妈，我还能不了解他吗？」



「你没听⻅他刚才说什么？他说他吃活的！这是⼈吗？这么多

天，你看⻅他好好吃过⼀顿饭没有！」

「⼩孩⼦的话能当真吗？他不是那个意思！」

宋承⼭已经⽓急败坏了，「那你说什么意思！昨晚上那根针怎

么解释！」

我努⼒平静下来。⽆论如何，我不能失去遇奇，也不想和丈夫

闹翻。

「那根针是我放在床上的，我缝⾐服忘记收起来了。」

这个理由当然不能说服宋承⼭，他的脸憋得通红，但最后还是

没再和我吵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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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遇奇的⼉童床挪到了次卧。

其实次卧本来就是家⾥的⼉童房，⼗年前就装修好了，现在看

来，已经有些过时。

刚嫁给宋承⼭的时候，我⼀⼼想要和他创造⼀个爱的结晶，迫

不及待地装修了⼉童房。

宋承⼭虽然⽐我⼤五岁，倒不像我这样急着要孩⼦。他说我还

不够成熟，做事情总是想⼀出是⼀出，不要急着做⺟亲。

谁知结婚五年后，我们仍旧没有孩⼦。宋承⼭也着急起来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

宋承⼭的⺟亲是中医院的主任，她给我做了详细的检查，告诉

我没什么问题，放松⼼情就好。

我却在午睡醒来时，意外听⻅她对宋承⼭说:「欣然这孩⼦⾝体

有些问题，很难怀孕。你不要告诉她，别让她⼼⾥有压⼒。我

给她开药慢慢治，你就说是我给的补药，让她按时喝就⾏。」

⽼⼈对我的这份体贴，我很领情。虽然私下⾥哭了很多次，却

⼀直没有戳破这个善意的谎⾔。

我不间断地喝着「补药」。直到⽼⼈⼏年前去世，宋承⼭都没

对我说出实情，只说他不喜欢孩⼦。

我既感激⼜愧疚，索性把事情挑明了，告诉宋承⼭我⼀直知道

⾃⼰⾝体有问题。

让我哭笑不得的是，他不同意我去做试管婴⼉。他坦诚地告诉

我，他既不舍得我吃苦，⼜不舍得这笔钱。

他说做试管婴⼉的钱完全可以拿去做他那⾼回报的投资，他也

确实不喜欢孩⼦。

可我喜欢孩⼦，随着年龄的增⻓越来越喜欢。这两年我看到别

⼈家的⼩孩，都会抱起来亲个没完。

就在我为是否去做试管和他争执的时候，遇奇这个孩⼦神奇地

出现在我⺟亲的坟头。

我⼀定要留下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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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请了中介为⺟亲留下的那套房⼦估价，⼤概能卖到五⼗多

万。⽽且我提出，只要遇奇待满三个⽉，我就卖房⼦。

看在这五⼗多万的份上，宋承⼭容忍了遇奇的存在。他只是谨

慎地避开遇奇，连余光都不肯落在这个孩⼦⾝上。

宋承⼭不再提出送⾛孩⼦，家⾥恢复了暂时的平静。

⾃从那天在饭桌上开⼝叫了爸爸，遇奇突然间对爸爸产⽣了兴

趣。

在此之前，他只喜欢我，只依赖我。

宋承⼭明显不喜欢他，甚⾄厌恶他。遇奇却毫不在意，开始接

近宋承⼭。

吃饭时，他⽤勺⼦把碗敲得当当响，仰头看着坐在对⾯的宋承

⼭，咧开⼀个⼤⼤的笑容。

爸爸，当当，爸爸，当当，爸爸，咯咯咯，爸爸……

宋承⼭起⾝离开餐桌，不吃了。

遇奇扭着头，⽤⽬光追随宋承⼭进屋，也不哭闹，继续吃饭。

宋承⼭偶尔坐在沙发上，遇奇拿着机器⼈站到他⾯前，⼀边摆

弄着玩具⼀边叫他。



爸爸，咔啦咔啦，爸爸，咯咯，爸爸，咔啦咔啦……

宋承⼭避开他的⽬光，站起⾝绕过他离开。

遇奇似乎有些不开⼼，低着头站在原地，咔啦咔啦地把机器⼈

掰来掰去。

我知道宋承⼭对遇奇很有意⻅，但⼩孩⼦想要⽗亲是正常的⾏

为。⽽且我觉得宋承⼭对遇奇的排斥，更多是杯⼸蛇影的偏

⻅。

他⼀开始就认为遇奇是个怪胎，所以⽆论遇到什么情况，他都

会下意识误会这个孩⼦。

⽐如，前天我抱着遇奇吃冰棍。遇奇好奇地伸⼿握住冰棍，把

两只⼩⼿弄得冰凉。

宋承⼭从⻔⼝进来。我⾛到他旁边时，怀⾥的遇奇伸出冰凉的

⼩⼿，恰好擦过他的脖⼦。

他⼀瞬间后退了⼀⼤步，险些摔倒，脸上写满了惊恐和厌恶。

我疑惑了⼀会⼉，明⽩他是误会了遇奇没有体温，⽴刻跟他解

释原委。

可他皱紧眉头看着我，眼睛⾥写满了「你⼜在撒谎包庇那个⻤

东西」。

我决定好好和他谈⼀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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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没等我找到谈话的时机，宋承⼭就在这个晚上主动跟我聊起

了遇奇。

我正靠着床头⽤⼿机播放《咒怨》，他伸⼿指着我的屏幕说，

你觉不觉得他像电影⾥这个⻤孩⼦？

「谁？你说遇奇？你觉得他像俊雄？」

「他那双眼睛死⽓沉沉的，这两天站在我⾯前翻着眼睛看我。

我觉得他在琢磨什么，怪瘆⼈的。」

「这么⼩的孩⼦，你觉得他能琢磨什么？」

「反正他是在观察我。」

「你不要总是带着这么⼤的偏⻅看遇奇。」我放下⼿机，认真

地开导宋承⼭，「他就是对爸爸好奇，胆⼦⼜⼩，所以总是看

你。」

宋承⼭摇摇头，神秘兮兮地说:「我告诉你⼀件事⼉。」

「等等。」我打断他的话，下床开⻔，「我好像听⻅遇奇叫

我，我先去看看他。」

我出⻔去次卧看了⼀眼，想起天⽓预报说今天有⾬，⼜去检查

客厅的窗⼾有没有关严。



回到屋⾥，我躺在床上盖好被⼦，问宋承⼭，「你之前要说什

么？」

宋承⼭凑近了⼀些，说:「今天吃饭的时候，你去厨房盛汤，那

孩⼦把筷⼦竖着插在你碗⾥的⽶饭上。」

筷⼦竖着插在碗⾥，是供死⼈的意思。

「我怎么没看⻅？」

「就是这样才奇怪，你从厨房回来之前，他⼜把筷⼦拔出来

了。」

「那——」我正要说话，余光瞥⻅卧室的房⻔开了条缝，⼀个⼩

⼩的⼈影正站在⻔外。

遇奇是什么时候站在那⼉的？

宋承⼭注意到我的反应不对，回头看去，啊的⼀声叫了出来。

我深吸⼝⽓，柔声询问:「遇奇？你是来找妈妈吗？」

「妈妈……藏……妈妈……藏……」

「该睡觉了，妈妈送你回你的房间去吧。」

我⾛到⻔⼝，牵着遇奇的⼩⼿往外⾛，⾝后的宋承⼭应该可以

看到我打着战的两条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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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遇奇送回⼉童床上，我再次回到房间，⼀⾔不发地躺下。

宋承⼭拍拍我的肩，「我说的没错吧，他不对劲⼉。」

「别说了，睡觉。」我翻了个⾝背对宋承⼭。

我是被宋承⼭的⼤叫声惊醒的，迷迷糊糊醒来时，我的第⼀个

想法是——天⽓预报说的没错，果然下⾬了。

下⼀秒，闪电映亮了半个屋⼦。阴惨惨的光照出床前站着的⼀

个⾝影。

遇奇的脸上带着⼤⼤的笑容，站在宋承⼭那边的床头拍着⼿叫:

「爸爸！爸爸！」

宋承⼭正捂着胸⼝急促地喘息，许久才平静下来。

我的注意⼒都放在宋承⼭⾝上，等再想起遇奇时，他已经不在

屋⾥了。

宋承⼭满脸都是冷汗，喘息着开⼝道:「……呼……呼……我记得你

锁⻔了，你锁了吗？」

「……锁了。」

「我……我要搬去学校宿舍住。」

「好。」

第⼆天⼀早，我起床做了早餐，把遇奇那⼀份单独端去次卧。



沉默地吃完饭，我陪着宋承⼭收拾要带去学校的⾐服。

拿起⾐柜中⼀件灰⾊的短袖时，我和宋承⼭都僵在原地。

在这件短袖下⾯，放着⼀套⼩⼩的寿⾐。

蓝⾊的缎⾯上⽤银线绣着类似纸钱的纹样，我和宋承⼭都认

得，这是在坟头捡到遇奇时，他⾝上穿着的那⾝⾐服。

可我和宋承⼭明明早就亲⼿把它烧⼲净了！

我们对着⾐柜僵持了许久，宋承⼭都⼀动不动。我只好伸⼿把

寿⾐拿出来，谁知⼊⼿的触感沉重⽽湿润。

这⾐服⾥都是⾎！我尖叫⼀声，把寿⾐扔在地上。

⾐服落在地上，被我甩得翻转过来。我们这才看⻅寿⾐的后背

处插着⼀根熟悉的缝⾐针，那条细细的银线，还串在针上荡来

荡去。

宋承⼭像被地上的针扎了⼀样，抓起旁边的⾏李袋就朝⻔⼝跑

去。跑到⼀半，⼜把⾏李袋也扔在地上。

我连忙追到⻔⼝，拉住他的袖⼦，对他说:「我跟你⼀起——」

「妈妈！」遇奇从次卧⾛出来，举着机器⼈兴⾼采烈地向我跑

来，⼀头扎进我怀⾥。

他看起来是⼀个在正常不过的孩⼦，活泼可爱，对我满⼼依

赖。



我停住了，宋承⼭甩开我的⼿，夺⻔⽽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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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家⾥。⽽在宋承⼭搬到学校宿舍后，家⾥也

没再发⽣什么诡异的事情。

遇奇正常得像世界上任何⼀个⼩孩⼦⼀样。我教他说话，陪他

玩游戏，他给我纯真⽆邪的爱和依赖。

宋承⼭在学校找了⼀间宿舍住下，每天都会给我打⼀个电话。

我的⽣活还算充实愉快，直到有⼀个⼥⼈加了我的微信，她的

微信名是「我爱宋⽼师」。

好友申请上只写了⼀句话：你在坟地上捡到的是我和宋承⼭的

孩⼦。

我⽴刻同意了她的申请。

我问她：你是谁？你的话是什么意思？

她回：我是宋⽼师的学⽣，和他在⼀起已经三年了。

我再问：你说我捡到的孩⼦是你的？

她回：那个男孩是我和宋⽼师的，我故意把他放在坟地。

我追问：你为什么这么做？？？你要做什么？



对⽅不再回应了。

我把这些对话截图，发给了宋承⼭。

宋承⼭⻢上回复我：欣然你⼀定要冷静，我这就回家。

我纹丝不动地坐在沙发上注视着家⻔，直到防盗⻔外传来钥匙

转动的声⾳。宋承⼭侧着⾝⼦关上⻔，⼀转⾝就对上我⾯⽆表

情的脸。

他稍稍瑟缩了⼀下，很快镇定下来，⾛过来坐下，叹了⼝⽓，

「欣然，我知道你的性格冲动。可是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信

任我吗？」

我沉默着，紧盯着他。

他从我⼿中拿过⼿机，翻看着那个⼥⽣发来的消息，神情凝重

地说：「虽然没有头像，但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学⽣发来的。」

「哪个学⽣？」

「我班⾥⼀个⼥学⽣，⾼⼀上完不久就因为精神问题辍学了。

我不想说得太难听，但她确实是个精神病⼈。」

「你和她没有关系？」

「她精神有问题！我能和精神病有关系吗？」宋承⼭鼻翼翕

动，脸⾊涨红，像是受了很⼤的侮辱。

「那——」



「她去我办公室说她爱我，还总是幻想我和她发⽣关系，给我

发些骚扰信息。好在我只教了她⼀年，她就诊断出精神病，还

骚扰别的男同学被对⽅家⻓找上⻔，之后她就退学了。」

我半信半疑地观察着宋承⼭的表情，「她骚扰你这件事，有别

⼈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」

「没⼈知道，她还年轻，我不想毁了她。」宋承⼭⽤⼿抓了抓

头发，「你太冲动了，告诉你怕出事，⽽且我不想你为这事操

⼼。」

我想了想，把那天在坟头上看到的⼈影告诉了宋承⼭。⻓发，

⿊⾐，抱着⿊猫，好像冲我挥了挥⼿。

宋承⼭的脸⾊很难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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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既然你和她没关系，你觉得遇奇是怎么回事？」我问宋承

⼭。

宋承⼭的脸⾊更难看了，「她不知道从哪⼉弄来了这个孩⼦报

复咱们家，要么是她装神弄⻤，要么是这个孩⼦本⾝就不对

劲。总之，这孩⼦不能留在咱们家了。」

我拿起⼿机，⼜给那个⼥⽣发了⼀条微信：这个孩⼦到底是怎

么回事⼉？你说清楚。

对⽅没回话，却发来了好⼏张图⽚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

裸照。

宋承⼭和⼀个⼥⽣的裸照。

不同的姿势，同⼀张床。宋承⼭发福的⾝体⼀丝不挂地和⼀个

年轻⼥⽣纠缠成⼀团，表情陶醉。

我举起⼿机，把颤抖的⼿指和不堪⼊⽬的图⽚⼀起送到宋承⼭

眼前。

宋承⼭的嘴唇像离⽔的⻥，⼀张⼀合，半晌都说不出⼀句话。

过了⼀会⼉，他底⽓不⾜地否认，「假的……假的……」

我只是举着⼿机，直直地看着他。在我的逼视下，宋承⼭垂下

头，声⾳越来越⼩。

「你——」我平复了⼀下呼吸，「你让我养你们俩⻤混⽣出来的

孽种。」

「没有！这不可能是我的孩⼦！」宋承⼭激动地抬起头喊了⼀

句，⼜吞吞吐吐地继续说，「我和她在⼀起的时候，都是……戴

套的。」

「我不信你了，你说的话我⼀个字都不信！」

我抓起⼿机，⼜发了⼀条微信：你在哪⼉，我和宋承⼭去找

你，咱们当⾯谈！

对⽅沉默⽚刻，发来⼀个定位和⼀句话。



「来找我吧，进⻔左转，千万不要后悔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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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⽴刻拉上宋承⼭，开⻋向那个地址驶去。

就在本区，回头街松泉村松泉⼩区。

四栋四单元 401。

看得出宋承⼭并不想去。但在婚外情曝光的现在，他没有发⾔

权。

松泉⼩区很偏僻，⽽且紧挨着松泉村。开⻋转弯的时候，还能

看⻅村⾥⼀头倒吊着的猪。猪头摇晃着，龇⽛咧嘴，死相狰

狞。

拐进⼩区，我把⻋停在楼下，⼀路拽着宋承⼭上楼。

这是⼀栋⽼旧的楼，楼道内墙⽪已经剥落得斑斑驳驳，还堆放

着许多挡路的杂物。

401 安着⼀扇厚重的⿊⾊防盗⻔，我抬⼿敲⻔，发现⻔是虚掩

的，正等着我们进去。

踏进屋⼦，⾥⾯漆⿊⼀⽚，像与世隔绝的另⼀个空间。屋内⼀

⽚寂静，只听⻅我们踩踏地板的声⾳。

⾼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⾳尤其响亮，嗒嗒……嗒嗒……



我伸⼿在墙上摸索，没有找到电灯开关。

打开⼿机的⼿电筒四处照射，还是⿊⾊，这⾥什么也没有。墙

壁，天花板，地板，都是⿊⾊。

前⾯是⼀个⾛廊。我想起她发给我的，进⻔左转。

宋承⼭拉住了我，他的声⾳在发抖，「别进去了，她真的有精

神病。」

我反⼿拽住他的⼿臂向前⾛，今天⼀定要看到他的情⼈。

踏进⾛廊左转，嗒嗒的脚步声更响了。

在我们⼏步远之前，是⼀扇⻔，他的情⼈应该就在⻔⾥。

……嗒嗒……嗒嗒

我突然站住，紧紧攥住宋承⼭的胳膊，「承⼭……我才想起来，

我今天穿的不是⾼跟鞋……」

宋承⼭僵住了，我靠着他，两个⼈在原地⼀动不动。

前⽅的⻔悄⽆声息地开了，屋内灯光⼤亮，⼀股⾎液的腥臭味

扑⾯⽽来。

我的眼睛在突然的光线刺激下流出⼀些眼泪，还没等我看清屋

内的景象，宋承⼭已经⼤叫着拽着我倒在地上，连滚带爬地向

后缩。



我定睛⼀看，⼀个⼥⼈横在⻔前，惨⽩的⾯孔正对着⻔⼝。

她倒仰着头，⿊眼睛睁得很⼤，嘴巴张开，像是正要说什么。

⼀道⾎⾁模糊的⼑⼝贯穿她细细的脖⼦，周围是⼀⽚⾎泊。她

的⽩裙⼦已经被⾎泡透了，紧贴在⾝上。

这张脸，刚才还出现在发给我的裸照中，被宋承⼭捧在⼿⾥，

垂着眼睛对镜头露出⼤⼤的笑容。

「赶紧⾛！」我踉踉跄跄地爬起来，拉着宋承⼭往外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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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她死了？她死了？」宋承⼭精神恍惚地靠在椅背上念叨。

我沉默地开⻋。

「欣然你说，我——」

「闭嘴！」我打断了他的话，「先想想这个⼩区有没有监控

吧。」

宋承⼭盯住我，「你是说……」

我暴躁地拍了⼀把⽅向盘，「她死了，她是你的⼩三！如果被

警察知道咱们来过这⼉，咱俩都有杀⼈动机，还出现在杀⼈现

场！」



宋承⼭终于意识到⿇烦，恐慌起来，「那……欣然……我们不报

警？」

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他遇事软弱，没什么能⼒。但现在才发

现他真的是个蠢货。

「报警？」我⽓笑了，「不说咱们会不会被当成凶⼿，你找⼩

三这件事就会先被传得沸沸扬扬。到时候你丢⼯作我丢⼈，⽼

⼩区应该没有监控，就当咱们没去过。」

宋承⼭不再犹豫，坚定地点头，「好！咱们等会⼉去看场电

影，留下电影票做不在场证明。」

「电影……」我拿起⼿机准备订票，突然看到了微信，「糟了！

她的⼿机！要是警察看⻅她的微信消息，咱们就完了！」

宋承⼭的精神⼏乎被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摧垮了，脸上呈现出

⼀个呆滞的表情。

我在路边刹住⻋，推了推他，「⼫体应该不会那么快被发现，

你回去把她⼿机拿出来！」

宋承⼭反应了⼀会⼉，带着哭腔哀求道:「你去吧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

他艰难地挪动肥胖的⾝体，在座位上冲我跪了下来，「欣然，

我⼼脏不好。你胆⼦⼤，跑得快。我求求你，你去吧。」

我的表情僵硬得像⼀块⾯具，「凭什么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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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承⼭左右开⼸地扇着⾃⼰的⽿光，「我出轨，我不是⼈！可

这么多年我真就犯了这么⼀次错误！你就算看在我妈的份上，

帮我⼀把，咱们以后好好过⽇⼦。」

我深吸⼝⽓，问道:「你能完全确定遇奇不是你和她的孩⼦？」

他连连点头，斩钉截铁地说:「真不是！」

我继续问:「你怎么能肯定？」

「我每次都戴套，我怕她不⼲净！」宋承⼭举⼿发誓，「那要

是我的孩⼦，就让我不得好死！」

我坐着不动。

宋承⼭扭头紧张地扫视⻋外，催促道:「欣然，我就求你这⼀

次！咱们现在是⼀根绳上的蚂蚱，被发现了就都有作案嫌

疑。」

我点点头推开⻋⻔，「好，我去。你先开⻋回家，完事后我打

⻋回去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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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开家⻔，我⼀眼就看到了宋承⼭。他正坐在沙发上，眼睛紧

盯着⻔⼝。

「欣然，怎么样了？处理好没有？我刚才想起来⼀件事，你应

该把咱们留在屋⾥的指纹也擦⼲净。」



那他刚才怎么没有发微信告诉我这件事？应该是怕我正好被警

察抓住。

他情⼈的微信消息都是发给我的，只要屋⾥没有指纹，他完全

可以说他没去过那间屋⼦，⼀切都是我和他情⼈的交涉，跟他

没有关系。

我早就发现他是个⾃私的⼈。不过算了，指纹不重要。

我没有回答他的话，游魂般越过他⾛进卧室，⼀头倒在床上。

他紧张地跟进来询问: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被⼈看⻅了？」

「没⼈看⻅，」我呵呵地笑了起来，「谁也看不⻅。」

他握住我的⼿，急切地看着我，「到底怎么了？」

「你知道吗？」我⽬光涣散地望着窗外，「松泉⼩区没有四号

楼。」

宋承⼭的嗓⾳紧绷得像是要断开的丝线，「什么……什么意

思？」

「意思是我们真的被⻤缠上了。我找不到那栋楼了，我就到处

乱转，找来找去。⼩区⾥的⼈告诉我，松泉⼩区从来都不存在

四号楼。建房时因为开发商觉得不吉利，就没有四号楼和⼗四

号。」

宋承⼭不出声了，我没有回头，只从窗⼾中看着他惊恐的脸，

继续说:「你说遇奇出现得邪⻔，我当时还不信。现在我才信



了，他是个⻤胎，⼥⻤专⻔送给咱们的⻤胎。你好好想想，有

没有得罪过你的情⼈。」

客厅⾥传来咔啦咔啦的声⾳。我转过头，看到遇奇不知什么时

候从次卧⾥出来了。

他抱着机器⼈站在客厅，对我露出⼀个笑容，「我饿了，妈妈

回来了。」

宋承⼭⼤叫⼀声，疯了⼀样跑出⻔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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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也离开家，随便找家餐厅吃了晚饭。

现在我坐在宾馆的床上，给宋承⼭打了个电话。

「承⼭，你在哪⼉？我从家⾥搬出来了，现在住在迎客来。」

「我在⼴场上坐着。」

「你有没有你那个情⼈的消息。」

「她没有⽗⺟，跟她奶奶住。在班上也没有朋友。我打听了⼀

圈⼉，听说……她……她退学不久，就⾃杀了。」

「承⼭，咱们现在是⼀根绳上的蚂蚱，瞒着我没有意义。你告

诉我，你究竟有没有得罪过她？」



「她勾引我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是⼀时⻤迷⼼窍，欣然你相信我。谁

知道完事⼉之后她⼤哭⼤闹，我就给她拍了⼏张照⽚。我哪知

道她精神有问题啊。」

是勾引，还是强暴？是拍照之前精神就有问题，还是拍照之后

才出了问题？是只拍了⼀次，还是拍了很多次？

我已经不想问宋承⼭了，他只会撒谎。

「承⼭，你去⾃⾸吧。把你做过的事都说出来，也许她就不会

缠着咱们了。」

「欣然，我不想坐牢，本来这也是没有证据的事。你也不想有

个坐牢的丈夫吧。」

嫁给他从头到尾就是⼀个错误，我叹了⼝⽓，「是没有证据，

但是有⻤啊。算了吧，你来宾馆找我，咱们⼀起想想别的办

法。」

宋承⼭很快赶了过来。我告诉他，这个别的办法，就是去找⼀

个我认识的⼤师。

我给⼤师打了电话，他让我和宋承⼭待在宾馆，拉上窗帘，千

万不要出⻔，等他过来。

宋承⼭犹疑地看着我，「之前没听你说过他，这个⼤师靠谱

吗？」

我瞪他⼀眼，「他和我妈是⽼交情了，只是没和你⻅过⾯⽽

已。之前我⼀直梦⻅我妈，也问过他。他说梦⾥那⼈不是我



妈，让我不要去坟地。我就是太想要个孩⼦了，没听他的

话。」

宋承⼭的脸上显出⼀点怨⽓，「我当初就说这事⼉不对——」

我烦躁地划着⼿机⻚⾯，冷笑⼀声，「事情是你弄出来的，⻤

魂未必会要我也偿命。我现在还肯管你，完全是看在夫妻⼗多

年的情分上，你可别惹我。」

宋承⼭的⼿机突然响了，他接起来，惊恐地把⼿机扔到了地

上。

我抬头看向他，他表情扭曲地说:「是李⾬琪！她来找我了，她

来找我了，你的⼤师什么时候到啊——」

地上的⼿机⼜⼀次响了起来，诡异的⼥声轻声哼唱，夹杂着菜

⼑剁在案板上的声⾳。

在⼑砍声中，传出遇奇笑嘻嘻的声⾳，「妈妈，我饿呀，吃活

的，吃活的。」

⼥⼈的声⾳⼜尖⼜细，「宋⽼师，你去回头街看了我，就不能

回头了。你后悔了吗？」

19

嗒嗒……嗒嗒……是⾼跟鞋的声⾳，那个⼥声笑着说了⼀句：「宋

⽼师，我要来找你了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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⼿机不再发出声⾳，安静下来。宋承⼭的表情⼀⽚空⽩，在床

上缩成⼀团。

我和他缩在⼀起，感到他浑⾝都在剧烈地发抖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他紧绷的⾝体稍稍松弛下来。

下⼀秒，⼥⼈的脚步声⼜不知从屋⼦的哪⼀处响了起来。

宋⽼师，原来你不在家？你是在学校吗？我去找你了哦。

「啊啊啊啊啊——不要过来！」宋承⼭⽤被⼦蒙住头，失控地哀

号起来。

服务员拍着房⻔⼤声询问：先⽣，先⽣，你还好吗？

我跳下床，⼩⼼地把房⻔打开⼀条缝，对探进头的服务员解释

道：「我丈夫最近情绪有些问题。」服务员很不放⼼地离开

了。

⼏分钟后，⼤师赶到了宾馆。他没穿唐装或⻓袍，只穿着⼀⾝

朴素的布⾐，脸⾊红润少有皱纹，眉宇间正⽓凛然。

我迎上去，⼀把拽住他的⼿，宋承⼭看到他也稍稍振作起来。

这位⼤师听我们详细讲完了事情经过，摇着头对我说：「我早

告诉过你，给你托梦的不是你⺟亲。她不是怨⻤，早就投胎去

了，不可能送⼀个⻤胎给你。⽽且你还说，看⻅你⺟亲⼿⾥捏

着带⾎的缝⾐针，这也说不通。」



「缝⾐针？」宋承⼭猛地转过头盯着我，「当初在床上看到针

时，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这件事！」

我⼼虚地避开他的视线，解释道：「我当时真以为是我妈来

了，觉得妈⽤针扎你是因为你对那孩⼦不好。我也没想到是那

个⼥⻤。」

宋承⼭此时也顾不上追究我的隐瞒，急切地追问⼤师，「她为

什么要⽤针扎我？我记得当时⾝上有⼋个针孔，我会出事

吗？」

⼤师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，才开⼝道:「那⼥⻤⽣前惧怕你，死

后也没能⼒⽴刻直接索命。她拿着缝⾐针，是⽤来给那⻤胎缝

上⼈⽪。⽤针扎你，是取你的⾎喂养⻤胎。等你们把这⻤胎带

到家⾥朝⼣相处，时间⼀⻓，她就能缠上你了。」

说到这⼉，⼤师叹了⼝⽓，才继续对宋承⼭说：「你有事情隐

瞒你的妻⼦。」

宋承⼭⽴刻否认道：「我都跟她承认了，我全都告诉她了。⼤

师您救我⼀命，我会好好报答您的，我会给您重谢，您现在就

要酬⾦也⾏。」

⼤师听了这话，板着脸摆摆⼿，「我不会收你的钱。你让你妻

⼦喝了这么多年的药，其实是你⾃⼰根本没有⽣育能⼒。」

「您……您怎么知道的？」宋承⼭的谎⾔骤然被揭穿，低着头不

敢看我。



⼤师哼了⼀声，「你要是能⽣育，那⼥⻤死后就可以凭⾃⼰⽣

下⻤胎，不必费⼼⽤⼈⽪缝制，恐怕你也活不到今天了。」

宋承⼭张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

「⼼术不正，⾃作⾃受，我救不了你。」⼤师径直向房⻔⾛

去。

宋承⼭拦在⻔前，扑通⼀声跪在地上，不停磕头，声泪俱下地

哭求。

我苦笑⼀声，「他骗我的事以后再说，先救他⼀命吧。」

⼤师叹道：「难为你了。他⾝有冤孽，我做不了太多。你跟着

他住回你们家⾥，⼥⻤找过你家，也许不会再去。如果她真的

去了，你跟⼥⻤没有冤仇，也许不被幻觉蒙蔽，可以看到⽣

路。到时你为他指出逃⽣的⽅向，⼀切只看天意。」

宋承⼭再三乞求，⼤师始终表⽰他只能做这么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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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如果她今晚没能找到你，明天你们再来找我。到时候带我去

那个松泉⼩区看看，我尽⼒⼀试。」

带着⼤师的这句话，我和宋承⼭还是先回了家。

我们没有开灯，宋承⼭坐在沙发上，死死地盯着⼤⻔。楼道⾥

传来任何⼀点动静，都会让他缩起⾝体。



⽽我⽤毯⼦盖着全⾝，整个⼈蜷在另⼀个沙发上。

⼗⼀点⼆⼗三分，屋⾥四处响起⼥⼈幽幽的笑声。

「宋⽼师，我找到你了哦。」

「宋⽼师，你不在学校，是住在旅馆吗？」

「不要躲我，我看⻅你了。」

宋承⼭的五官皱成⼀团，哆哆嗦嗦地喘着⽓。

之后的半个多⼩时，⼥⼈不说话了，只有越来越急促的⾼跟鞋

声来来回回。

宋承⼭⼀声都不敢出。

⼗⼆点刚过，她⼜开⼝了。

「原来你在这⼉啊，我到你家楼下了。」

嗒嗒……嗒嗒……

「宋⽼师，我到⼀楼了。」

嗒嗒……嗒嗒……

「宋⽼师，我到⼆楼了。」



「啊啊啊啊啊，你别上来！你别过来！救命啊！」宋承⼭拼命

推动沙发，堵住了⻔。

「宋⽼师，回头。」

宋承⼭⾝后的卧室⻔悄⽆声息地开了，⼥⻤站在⻔⼝，笑得很

开⼼。

她从卧室⾛出来，冲着⽬眦欲裂的宋承⼭挥了挥⼿。

「我错了，啊啊啊啊，我去⾃⾸，你不要过来啊！」宋承⼭痛

哭流涕地跌坐在地上，向后挪动。

我迅速退到窗边，惊恐地看着宋承⼭的动作，焦急⼜疑惑地询

问他，「承⼭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看⻅那个⼥⻤了？」

宋承⼭彻底崩溃了，不断⼤叫着: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」

我跑回他⾝边，拉起他重新向窗⼾跑去，急切地问他:「承⼭，

你是不是看到幻觉了？你刚才为什么⽤沙发去堵窗⼝？你刚才

差点就掉下去了！」

「别多管闲事。」⼥⻤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盯住了我。

「窗⼾？我刚才堵的是窗⼾？那⻔在哪⼉？你告诉我⻔在哪⼉

啊！」

我拽着宋承⼭跑到窗⼝，他⼀抬头就看⻅已经拉开的窗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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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⼾⼤开着，窗玻璃上贴着过年时的福字，⽽这福字是我们当

时贴在⻔上的。

「你快⾛！」⼥⻤越来越近，我将宋承⼭推向窗⼝。

他看着⿊洞洞的窗⼝犹豫了，⽽我被追上来的⼥⻤掐住了脖

⼦。

我拼命挣扎着，表情因痛苦⽽扭曲，嘴⻆嘴⻆缓缓流出了⿊红

⾊的⾎液。

我伸出⼿，拽住了宋承⼭的⾐⻆，「承⼭，别跑，救救我

啊！」

⼥⻤伸出⼀只⼿向他抓去。他挣开我，义⽆反顾地跳下了九

楼。

下⼀秒，「⼥⻤」松开了掐着我脖⼦的⼿。我们并肩站在窗

前，向下望去。

⼀切都结束了。

我脱掉⾐服，露出穿在⾥⾯的睡⾐，对「⼥⻤」叫道:「⾬琪，

快快快！我去卫⽣间把这满嘴⾎洗掉。你把录⾳机收拾⼀下，

然后换你去卸妆。」

「知道了，欣然姐。」李⾬琪⼀边说，⼀边撕掉窗⼾上的福

字。



「遇奇在次卧睡着呢吧？你说他不能醒吧？」我漱完⼝，开始

在屋⾥四处忙活。

李⾬琪有些不确定，「应该不会醒，没听到次卧有动静。我今

天带他跑了⼀天，他肯定睡得很⾹。对了，欣然姐，咱们要主

动发现⼫体吗？」

「不⽤，咱俩去床上躺下，等着⼈来敲⻔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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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个⽉后。

我和遇奇坐在餐桌前吃饭，他抬起头，甜甜地叫了我⼀声妈

妈。

我正笑着给他夹菜，他突然伸⼿抓起桌上的筷⼦，竖着插进了

⼀碗⽶饭。

我握住他的⼩⼿，对他摇摇头，「遇奇，咱们以后不可以再玩

这个游戏了。」

「那妈妈，还藏吗？」

「不叫藏，叫捉迷藏。」

「捉——迷——藏——」

「对，遇奇真乖。」



李⾬琪从厨房⾛出来，⼿⾥端着⼀盆捏成⼩⻥形状的⾯疙瘩。

遇奇兴奋地挥舞着⼩⼿，也冲她喊妈妈。

盛着⾯疙瘩的碗被放在他⾯前，他拿着⼩勺在碗⾥搅动，「⼩

⻥」都游动起来。

遇奇紧盯着碗，拍着⼩⼿叫道:「活的！活的！我吃活的！」

对⾯的李⾬琪给我盛了碗汤递过来，灯光照在她伸出的⼿腕

上，割腕的疤痕清晰可⻅。

「谢谢。」我给了她⼀个笑容，「对了，我今天把钱给那个神

棍打过去了。明天咱们去把松泉⼩区那个房⼦重新装修⼀下，

事情就结束了。」

李⾬琪愣愣地注视着我，突然就流泪了，「欣然姐，谢谢你，

对不起。我找你的时候，没想过你会帮我。」

我揉揉她的脑袋，「不全是为了你，他不死，都对不起我这些

年喝的⼀肚⼦药汤。」

我做的这⼀切，确实不全是为了李⾬琪。

两年前她找到我，告诉了我宋承⼭所做的⼀切。

李⾬琪是个内向的孩⼦，没有⽗⺟，跟着年⽼多病的奶奶⽣

活。



宋承⼭从⼊学起就特别关⼼她。⼀开始是⽗亲⼀样的嘘寒问

暖，然后是频繁的谈⼼和开导，后来是她⽣活费短缺时的偶尔

资助。

当她完全信任这个⽼师时，宋承⼭借⼝补课，开⻋把她带到了

⼀个偏僻的出租屋。

疼痛，屈辱，裸照，恐吓。从这天起，这些周⽽复始。

她渐渐⽆⼒应对，每天精神恍惚。

直到那⼀次。宋承⼭扒光了她，在她脚上套上⼀双⾼跟鞋，陶

醉地拍摄视频，让她⼀遍⼀遍重复「我爱宋⽼师」。

她当着宋承⼭的⾯割了腕，宋承⼭终于放过了这个「神经

病」。

可她却仍不能摆脱每晚的噩梦，她退了学，准备策划⼀次真正

的⾃杀。

就在她准备⾃杀前，恰好发现了我的微博。宋承⼭伪装得像任

何⼀个好丈夫⼀样，搂着我的肩膀拍摄旅游照。

于是她给我发了⼀条信息：对不起，也许你会骂我，但我还是

想告诉你⼀件事——

她把这些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，包括她因为害怕怀孕，跪在地

上哀求宋承⼭。⽽宋承⼭迫不及待地扑上去，摁住她说，「你

放⼼，⽼师不育，根本不可能让你怀孕。」



我在宋承⼭的电脑上找到了那些照⽚，也去医院做了⼀份彻底

的检查。

我突然明⽩了宋承⼭为什么反对我去做试管婴⼉，也明⽩了⾃

⼰⽣活在怎样的谎⾔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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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妈妈！妈妈！爸爸！」遇奇⼜叫了起来。

他确实是个普通的，很可爱的⼩孩⼦。宋承⼭⼼怀⻤胎，才会

把他看作⻤胎。

那对未成年的⽗⺟悄悄把遇奇送给我时，他才只有两个⽉。

我收养遇奇，不只是为了吓唬宋承⼭。我是真的想要拥有⼀个

孩⼦，也是真的不想再接触任何男⼈。

总之，我辞了职，⽤⺟亲留下的房⼦办了抵押贷款，租下松泉

⼩区的四号楼四单元 401 室，每天早上出⻔去那⾥「上班」。

我和李⾬琪⼀起抚养遇奇，教他说话，教他玩游戏。剩下的时

间，我和李⾬琪⼀遍⼀遍排练我的「剧本」。

直到那⼀晚，我在坟头捡到⼀个孩⼦，剧⽬开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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